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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回  行酒令當筵飛巨盞　鬧洞房立地賦新詩

　　如海說罷，眾人爭問他天勝娘戲法內有空中站人，還有一個絕色女郎睡在榻上，被他把火燒做骷髏，一會兒仍變作絕色女郎，

卻是什麼緣故？如海笑道：「我又不是天勝娘的徒弟，怎知此中奧妙，方才所說的碎表還原，不過偶知其一，業已盡情告訴了你

們。如今我的戲法程度，也和你們一般無二，如何經得起盤駁。聽說現今中國人中，也有幾個研究外國戲法的了。一個叫李鬆泉，

是學界中人，由美國學來的戲法，所惜不肯輕演。還有一個叫錢香如，卻是商界中人，研究戲法有年，聞他已做了一部書，叫做魔

術講義，不日出版行世。大約這種訣竅，都有在裡面，待我日後買一本看了，再來告訴你們罷。」文錦笑道：「老錢又要放刁了。

」　　正言時，忽見那變戲法的，又從側廂內出來，第三次登常這回並不穿著袍褂，短衣單褲，先自週身撲打交代，又就地打了一

滾，以明並無夾帶，隨後把氈毯一披，變出滿滿的一大碗水來，向內一送，水又沒了，再蓋上氈毯，隨手一撈，連撈出四大碗水，

眾人齊聲喝采。看罷戲法，又聽了一出灘簧，才各自散去。琢渠回到鑫益裡家中，詢知振武已由西安坊回來，現在樓上吸煙。琢渠

上樓，見振武和他少奶奶兩個人，面對面的，睡在煙榻上。少奶奶正在裝煙，振武嗑著瓜子，帶笑帶談。面前本有一隻盛瓜子殼的

瓷碟，因他隨口吐出，所以瓜子殼狼籍床上，連賈少奶奶衣襟上，都沾染不少。珠姐卻坐在振武腳後小凳上，握著兩個粉團兒似的

拳頭，替他捶腿。振武見了琢渠，也不招呼，只和賈少奶奶講話。賈少奶也是如此。只有珠姐叫了聲賈少爺回來了。琢渠答應說：

「回來了。」一面就在他少奶奶腳橫頭坐下，少奶奶縮腿不迭說：「阿喲，你把我的腿坐得好疼。」琢渠笑道：「我並沒碰著你的

腿，你又要在四少爺面前冤枉我了。」

　　振武笑道：「你們夫婦倆，難道一輩子不碰腿的麼？這句話我不能相信。」說得琢渠夫婦和珠姐三個人都笑了。振武又問琢

渠，因何這時候才回來，我在西安坊花襲人那裡，等了你不少時候，歸家還未及一刻鐘呢。琢渠道：「今兒散席，才只十點半鍾。

因貪看戲法灘簧，所以遲了。我今兒在席上，已把伯宣那件事給說破咧。」振武道：「你也太口快了。」說到這裡，少奶奶已將手

中的一筒煙裝好，不管他們說話不說話，把煙槍塞在振武口內，振武只得銜住槍頭，吸完了這筒煙，才繼續前言道：「他若知道是

我洩漏的秘密，豈不要怨我嗎？」琢渠笑道：「四少爺放心，他非但不怨你，還感激你得了不得，說你寬宏大量，成人之美，真和

古之君子，一般無二，本欲登門拜謝的，是我替你辭了。」振武喜道：「虧他還能明白好歹，也不枉我一番用意。」

　　琢渠道：「他雖然明白好歹，還有一班不明白好歹的人呢。他們的說話就兩樣了。」振武驚問他們說些什麼？琢渠道：「他們

說四少爺乃是假仁假義，心中並不願意，不過勉從媚月閣之意而已。」振武不悅道：「這句話是誰說的？」琢渠道：「自然是不認

識四少爺的人說的。認識你的人，豈有不知你脾氣之理。」振武道：「那也只可由他，是非自有公論。我難道為著一個婦女，還值

得和朋友吃醋嗎？」琢渠道：「話雖如此，但四少爺也須設法洗刷洗刷，不能任他們誣蔑。」振武問用何法洗刷？琢渠道：「我有

一個絕妙法兒，不但可把外間浮言掃除乾淨，還可令伯宣夫婦，一輩子忘不了你的情意。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時人人都知

四少爺能全友誼，不顧私情。伯宣夫婦，想到成婚之日，有你在場，如何忘得了，你豈非兩全其美嗎！」振武笑道：「此法雖妙，

但他納妾，何須用什麼媒人，多此一舉，豈不給人笑話。」

　　琢渠道：「那有何妨。這一來更可顯得四少爺瀟灑不群，作事別緻。而且伯宣知道你肯屈尊介紹，不知怎樣的歡迎呢。」振武

大喜道：「就是這樣辦罷，不過須要姓趙的下一張請帖，不然變作我自己挨上去的，未免太難為情了。」琢渠聽說，暗暗歡喜，連

說那個自然。次日琢渠到官銀行，會見伯宣，卻並不告訴他振武業已答應，只說昨夜我把你所托之事，問過方老四，看他頗不願

意，似乎暗中讓你不算，你還要他明讓，未免太不顧全他的面子了。伯宣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可曾替我向四少爺聲明沒

有？」

　　琢渠道：「自然對他說明，你不過要借光繃繃場面之意。他聽了雖然沒甚說話，但也未曾答應。看來這件事，很有些辣手。也

是我自己大意，沒瞻前顧後之過。」伯宣問這話怎說？琢渠道：「我們都是知己朋友，不怕你見怪的話，你與方老四雖然相識，不

過同了幾次席，並無特別交情，要他乾這種大事，如何能行。況且他是官家子弟，自有一種官家遺傳的特性，先講禮物，後講交

情。若無禮物，就是至親骨肉，也未必肯輕助一臂，何況與你是個初交朋友呢！」

　　伯宣點頭道：「這句話果然不錯，無論何人，在京要想謀一個差使，得金錢運動之力居多，而且位置之高下，也看運動費多少

為轉移。交情兩字，原是欺人之談。莫說他們做大官的，就是我們略得些官氣的人兒，也何莫不然。這裡銀行中的員司，逢時過

節，多少有些饋送給我，我得了他們的禮物，將來遇有什麼過失，似乎不便和他們認真，否則便要公事公辦了。但我這件事，與官

場交際有別，怎好使用那運動手續呢？」

　　琢渠笑道：「我又沒教你把金錢運動，像振武這種人，就使你送一二萬銀子給他，都不在眼內，我看你還是備一份禮，約值一

二千銀子，讓我帶去，私下送給了他，只說謝他成全之力，不必和他提起做媒兩字。隔日你再下一張媒人請帖，那時他已受了你的

厚禮，勢不能再為推卸，即使推卸，我也可硬教他答應了。」伯宣吐舌道：「一二千銀子的禮，不太重麼？」琢渠笑道：「你要結

交大人物，如何可以算校況且媚老二手中，也有幾萬私蓄，你娶了她，連人帶物都是你的，就給方老四分了些去，你也未必吃虧。

而且這回你和姓方的有了來往，將來他進京之後，還可走他腳路，運動更好的差使，前程萬里，豈不是都由這一份厚禮上生發出來

的嗎？」伯宣大喜道：「這個禮買什麼東西送他？你看還是綢緞好呢？珠寶好？」

　　琢渠道：「二千銀子綢緞太多，珠寶又似乎太少，我看還是送吃的東西為妙。方老四最喜歡吸鴉片煙，你就買十隻大土送他，

目下土價、每只不滿二百兩，十隻也不到二千銀子，他們愛吸煙的人見了土，就是性命，一定十分歡喜。此禮一送，包你這件事他

一定答應，決無留難。你只消明天準備媒人帖子送去便了。」伯宣更喜道：「恰巧有個朋友把一箱大土托我代賣，現在帳房內，不

如分他十隻，馬上給你帶去。」琢渠喜道：「這個更好。」伯宣便命當差的，到帳房內開箱取土。不多時，土氣直衝，那當差的已

背著一個麻布口袋進來。琢渠點明十隻不錯，仍命那當差的背到外面，放在包車上，自己辭了伯宣，伯宣又千叮萬囑，請他在四少

爺跟前竭力吹噓。琢渠拍胸擔保，這件事包我在身上，你明兒只顧送帖子前來便了。伯宣喜不自勝，琢渠也歡歡喜喜的回轉家中，

命車夫把十隻大土，搬到樓上。這時候正交上午十點鐘，振武和珠姐睡在樓下房內，還沒起來。賈少奶也高臥未起，琢渠把十隻大

土一字式的排在他床前，輕輕將他推醒。賈少奶一睜眼見了琢渠怒道：「昨天半夜三更，纏得人不夠，今兒清天白日，又來擾人好

夢則甚？」琢渠笑道：「你別鬧，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賈少奶一眼看見床前排著烏沉沉圓滾滾好似小西瓜般十個香噴噴的東西，鼻孔中嗅進這股氣息，頓時把瞌睡蟲兒，趕得無影無

蹤，方才兩眼半開半掩的，此時睜得和銅鈴一般，方才怒容滿面，此時忽變得笑逐顏開，一翻身坐起，還疑心仍和那天一般做夢，

把手背在眼皮上，連擦了幾擦，一手抓起一個，連看幾看，知是的的真真的大土，不由的心花怒放，笑口大開，喜道：「你哪裡來

的這許多土？」琢渠笑道：「那天你要我買半只大土，我因時下土價貴，半只大土，至少須得一百幾十塊錢，當時沒答應你，挨了

你幾十頓臭罵。一連半個多月，不許我上床來睡。我因此心中一氣，便設法弄了十隻大土來給你吃，大約你如今心中也可適意了。

」賈少奶道：「我還覺得不甚適意，你可以心中再氣一氣嗎？」琢渠搖頭道：「那可使不得了。就是這十隻大土，我也費了不少心

機，掉了許多槍花，才能弄到手的呢。」

　　賈少奶問他用何法弄來，琢渠笑著，把伯宣娶媚月閣，一心要振武做媒，自己兩面調排，從中取利等情，向她說知，賈少奶聽

了，笑得前仰後合，極口贊她丈夫計策高，說姓趙的娶了媚老二，大可得些好處，我們就揩他的一二千銀子油，也未必罪過。當下

顧不得再睡，即忙披衣起來，夫妻兩個歡歡喜喜，出空了一口皮箱，將十隻土藏好，振武面前一字不露。後來琢渠夫婦，又商議



說，現在土價，其貴非凡，拿出去就可變銀子，我們把這許多銀子，空關在衣箱內，豈不可惜，不如將他賣給曹公館和甄公館內，

得了銀子，可以放出去生息，將來要吸煙時，不妨再買。兩個人彼此同意，便留一隻土自用，其餘一併賣了。這些都是後話。

　　再說伯宣第二天，繕就媒人帖子，送到振武處，振武果然收受，並未推卻。伯宣料是琢渠送土之功，心中十分感激，即忙親自

找尋文錦，詢知房屋已接洽妥貼，姓孔的十六一走，他們十七便可進宅。伯宣娶妾，定期是二十三，還有五天，正可從容佈置。這

邊忙忙碌碌，料理納寵。那邊媚月閣，節帳收清，也就輟牌停徵，預備來嬪。等到二十三這天，趙伯宣新租的公館中，輿馬喧闐，

賓朋滿座。男客中，有方振武、曹雲生、甄仲伊、倪俊人、魏文錦、施勵仁、詹樞世、康爾錦、康爾年、錢如海、賈琢渠等一班

人。女客中，有賈少奶奶、曹少奶奶、魏姨太太、甄大小姐等人。其中方振武因媚月閣是他舊交，念及前情，未免有佳人已屬沙叱

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之慨。

　　不料女客也有一個與振武表同情的，卻是魏姨太太。她與伯宣曾在露水姻緣簿上，留下一行名字。那年成都路宣公館一段歷

史，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記得，可憐半載恩情，一朝分散，姨太太起初還道伯宣有意棄她，心中不免懷恨，後來探知已被文錦踏破機

關，險些鬧出大事，才知伯宣不得已而出此，未便怪他寡情，因此仍不能忘情於伯宣。文錦遷居鑫益裡後，伯宣也曾到他家幾次，

雖未能覿面相逢，但姨太太卻在屏角簾底，竊看多次，藕雖斷而絲尚連，燭已盡而淚猶濕，此景此情，惟有自喻。今兒伯宣納妾，

文錦因兩家鄰近，故命姨太太同去赴筵。姨太太眼看自己意中人，與別人成雙作對，心中豈能無動，見了伯宣，趁文錦不在旁邊，

假意向他道賀，把一雙俏眼，惡狠狠對他橫了一眼。伯宣心中會意，一笑走開。這天他因有方振武做介紹人，故鄭重其事，行了個

非正式的文明結婚禮。好在中國人行文明結婚禮，都不免有幾分缺點。有的文明瞭這樣，野蠻了那樣。還有些文明太過，見尊長不

肯叩頭，害得爹娘生氣的，幸得伯宣並無尊長，竟以鞠躬了事。外觀和娶正室並無分別，所缺的不過一張結婚證書。照伯宣的意

思，本要著人買來填寫，被他一個做律師的朋友力阻，說這個萬萬使不得。你若立了證書，這證書當然發生效力。但你還有正室，

背室重婚，已犯民律，正室可以依法起訴，萬勿造次。伯宣聽了，方才不敢用結婚證書。禮罷設筵，振武、文錦兩個是介紹人，一

個坐了首席首位，一個坐了二席首位。陪振武的，乃是雲生、仲伊、樞世、勵仁、琢渠五人。陪文錦的，便是俊人等一班朋友。酒

過數巡，已吆五喝六的，豁起拳來。首席上琢渠、勵仁等，知道振武不愛豁拳，故仍喝著悶酒。雲生發起道：「啞酒少興，我們仍

照那夜的法兒，拍七何如？」

　　振武笑道：「那夜我很吃了你們這拍七的虧，什麼明七咧，暗七咧，把人鬧得昏天黑地，連喝十餘杯酒，今兒我可不再上這個

當了。」樞世接口道：「拍七果然沒甚意思，無怪四少爺不願意。今兒本席上，乃是四少爺居首，又是大介紹，禮該四少爺發令，

我們勒馬恭聽便了。」振武笑道：「我有一個新酒令在此，只恐列位不贊成，須要全體贊成了，我才出令。出令之後，無論何人都

不准違令，違者罰酒十杯。借端推托者，罰酒五杯。請人庖代者，罰酒三杯。不知列位意下如何？」眾人都不知振武發的是何酒

令，往日振武說話，從沒有人反對，此時自然也全體贊成。振武笑了一笑道：「這個酒令，乃是我杜撰的，藏著詩詞歌曲，四種意

思，先飲門杯，隨意說七唐一句，連一個詞牌名，再接一齣戲名，用西廂一句煞尾，卻要上下銜接，意思貫通，不准牽強附會，違

者罰酒一杯。」

　　眾人聽說，都吐出舌頭道：「上了四少爺的當，這令兒很不容易。」仲伊更為著急，站起來道：「不行不行，我們還是豁拳

罷，什麼酒令不酒令，又不是會文課，鬧什麼糖詩鹽詩，老四快快改令，讓我來擺五十杯莊，你我先打十杯，快來快來。」振武笑

道：「不必快來，請你先呷十杯酒，再講話。方才有言在先，誰敢違背。」仲伊還待不依，樞世暗把他衣襟拖了一下，附耳道：

「仲少爺不必反對，少停輪到你時，我教你說便了。」仲伊才不言語。當下看振武乾了門杯，含笑說道：縱酒欲謀良夜醉醉花陰陰

陽河河中開府相公家眾人齊聲稱好。樞世更大贊道：「上句即景生情，下句自表門第，非四少爺大才說不出，非四少爺資望也當不

起，真可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我們該公賀一杯。」說著，舉起門杯，一飲而荊勵仁見他飲酒，自己不敢怠慢，慌忙也乾了一

杯。振武挨肩坐的，乃是雲生，當下飲過門杯，想了一想道：若解多情尋小小小桃紅琢渠嚷道：「罰酒罰酒，這小桃紅乃是人名，

你怎麼當作詞牌名呢？」

　　振武忙道：「琢渠別混他，果然詞牌中，也有個小桃紅的名目。」琢渠道：「就是詞牌名，也該罰酒。」雲生道：「這是什麼

意思呢？」琢渠道：「你說要尋多情蘇小，為甚尋起小桃紅來？這小桃紅，乃是我們方四少爺的尊寵，你怎的無端尋她？四少爺雖

不吃醋，你卻不能不飲罰酒。」雲生笑道：「原來如此，是我錯了，認罰認罰。」振武笑道：「琢渠莫開玩笑，老雲快說下去，紅

什麼，可是紅梅閣嗎？」雲生道：「不是，我說的乃是：紅鬃烈馬馬遲人意懶說罷，振武拍手稱妙。挨下去便是仲伊，他在雲生說

令時，已手忙腳亂，悄悄問樞世怎樣說法，樞世對他說了。仲伊默念多次，記了頭，忘了尾，連同向樞世問了幾遍，才記得清楚。

待雲生說完，疾忙呷了門面杯，高聲念道：真正烏龜燒鹹肉話猶未畢，眾人一齊笑將起來道：「這句詩很特別，烏龜入詩，唐詩中

曾見白香山有何似泥中曳尾龜一句，卻沒見過烏龜鹹肉一同入詩的，不知出自唐時何人手筆？」

　　樞世慌忙將仲伊推了一推，輕輕道：「說錯了。」仲伊紅漲著臉道：「不是你教我說的嗎？」振武聽了笑道：「好好，原來你

們兩個通同作弊，各罰一杯，仍要仲伊自說，如說不成，須認罰三杯，才可教別人代說。」仲伊道：「罷了罷了，早知如此，悔不

爽爽快快，認了三杯罰酒，由老樞代說，也可省我喝一杯門杯，一杯罰酒，如今反要喝五杯酒，都是老樞這烏龜鹹肉害我的。」樞

世笑道：「仲少爺莫冤人，我教你原沒錯，都是你自己纏夾的。」眾人忙問樞世原句是什麼？樞世道：「我用的乃唐白居易和元微

之句，聲聲麗曲敲寒玉。」眾人聽了，又忍不住大笑說：「難為老仲纏得一字不同。」仲伊滿面緋紅道：「不同也罷，我擲骰子，

擲了不同，你們這些人都要輸了。」琢渠已斟了五大酒杯道：「請用酒罷。」仲伊無奈，呷了四杯，連稱晦氣。樞世也飲了一杯罰

酒，代仲伊說令道：聲聲麗曲敲寒玉玉樓春春登榮歸歸家怕看羅幃裡說罷，該輪到自己，一時想不出佳句，思索多時，忽然拍案

道：「有了。」琢渠笑道：「仔細桌子，別太高興了，搗一個洞，可要賠的。」

　　樞世笑道：「你休著急，主人沒說什麼，卻要你旁人說閒話來了。」一面將門杯呷幹道：含嬌含態情非一一寸金金殿裝瘋瘋魔

了張解元挨下去，便是勵仁。他早有準備，當下引滿一杯道：水上驛流初過雨雨中花花園贈珠珠簾掩映芙蓉面振武贊道：「好香豔

的詞句，如今該是琢渠了，有何妙句，快快說來。」琢渠笑道：「我佳句多得很呢，你們聽著。」一面說，一面自己滿滿的倒了一

杯酒，■嘟吸盡，笑說這第一杯還是敬酒，若呷到第二杯，便是罰酒了。往往有班人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我卻敬酒也歡喜吃，罰
酒也歡喜吃。你們各位贊成不贊成？振武道：「琢渠別講閒話了，快說令罷。」琢渠道：「自然要說令的，不過方才你們第一句，

該說什麼，我卻忘了，請你重提一提。」振武道：「第一句是唐詩。」琢渠笑道：「唐詩多得很，我的唐詩乃是：桃紅柳綠正春

天」眾人都說不對不對，這句不像唐詩，很像唱小書的開篇。琢渠道：「就算是開篇，不過是唐朝唱小書的開篇，也可充得過唐詩

了。」眾人道：「這個怎可牽強。」振武笑說：「由他罷，看他天出什麼詞目來？」琢渠笑道：「詞目容易，天便是：天地良心」

眾人笑說：「這更放屁了，詞中那有天地良心。」

　　琢渠笑道：「原來填詞的，都不講天地良心，我們憑著天地良心，處處去得，難道詞牌就做不得。況且詞牌名兒，也不是天造

地設，打從盤古手裡傳下來的，卻由一班詞客隨便題齲我雖不是詞客，但詞牌老祖，以前並未立過章程，不許我賈琢渠題詞。我就

把這天地良心，當作詞牌名，亦無不可。」眾人見他強辭奪理，都無話可說。振武意欲算他過令，惟有仲伊不服道：「令官須一秉

大公，不能偏袒。方才我烏龜鹹肉便要罰酒，緣何琢渠的天地良心，卻不罰酒。況且令官有言在先，自己說不成，須罰酒三杯，請

別人代說，這回琢渠也該照例而辦，不能強作過令。」眾人齊聲附和。振武便對琢渠道：「你還是認罰呢怎麼？」

　　琢渠笑道：「方才我原說罰酒也很願意吃的呢。」說著，先盡三杯，又連舉三觥道：「就請四少爺代說罷。」振武不慌不忙，

信口說道：夢渚草長迷楚望望江南南天門門掩了梨花深院樞世第一個叫好，說：「渾脫自然，可稱得天衣無縫，我等佩服之至。」

當下六個人輸遍了，便算完令。振武又要另發新令，仲伊不等他開口，便高聲叫道：「不贊成不贊成，我們只有老本行豁拳，明槍



交戰，輸了酒也願意，倘若行什麼勞什子的酒令，你們是預備著欺我們外行，這都是暗箭傷人，我們永遠不服氣。」振武笑道：

「豁拳也好，就請你豁一個通關便了。」仲伊道：「領教。對不起，要你給我開頭刀咧。」

　　當下兩個人便對豁了一陣，卻是仲伊輸三拳，振武輸一拳。仲伊的通關豁要，便是雲生、振武、琢渠等各人打了一個通關。仲

伊量淺拳劣，興致頗豪，喝酒喝得最多。豁完拳，已有九分半醉意。振武也覺微醺，仲伊發起道：「伯翁的新姨太太，我們雖然不

是沒有見過，不過從前她在生意上，我們還可隨意賞鑒，今兒嫁了伯翁，自此之後，我們便該守著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訓，不能再越

出範圍。好在上海有個三日無大小的規矩，我們何不趁此機會，進房去與媚老二敘敘舊，灑幾點別淚何如？」振武接口道：「很

好。」眾人見兩個哥兒高興，不由的都起勁非凡，齊聲道好。仲伊離席，當行開路。眾人跟隨在後，別桌上一班好事的，也隨著他

們同到樓上新房內。媚月閣剛和一班女客吃罷晚飯，正圍坐閒話，見他們這班人蜂擁上樓，心知來意不善。仗著自己交際手腕圓

活，當年有幾個客人，為著她吃醋爭風，尚且被她一個個調和得服服貼貼，這班鬧新房的人，那裡在她心上。當下並不畏縮，含笑

上前，一一招呼過了，又請他們坐下。眾人一團高興，想來開懷暢鬧一場，不料媚月閣如此恭而有禮，反把他們弄得很窘，找不出

一個鬧的由頭，只可坐了一會，悄悄逃走。仲伊第一個上樓，也是第一個下樓。新房中只剩得振武、琢渠、樞世、勵仁四人，坐著

與媚月閣閒話。忽然伯宣走上樓來，見了振武，笑道：「方才聽說四少爺桌上，行一個新酒令，很為別緻。」

　　振武笑道：「那不過是我杜撰的，並沒甚麼意思。」伯宣道：「目今酒席場中，最風行的便是豁拳，說詩行令已不多見，四少

爺猶好此道，足見風雅。」樞世、勵仁二人，也說四少爺大才，令人欽佩無地，他連說二令，不假思索，比我們搜刮枯腸，難以成

句的，真是高出萬倍了。振武聽他們你言我語，個個稱他才高，不覺十分技癢，笑道：「伯翁可有紙筆，借來一用。我想做幾首

詩，奉賀伯翁今夕團圓之喜。」伯宣聽說振武肯做詩送他，好生歡喜，即忙親自下樓，取上筆硯，又抽出兩張薛濤箋，鋪在振武面

前，親自替他磨濃了墨。樞世即忙把隨身佩帶的大眶子眼鏡戴上，四個人八隻眼睛，看振武落筆寫道：良宵繡閣靄春風，玉鏡台前

笑語融。料得佳人梅作骨，夙緣巧締趙師雄。當年曾記乞瓊漿，今夕雲英下嫁忙。斜倚藍橋凝望久，成仙端合讓裴航。樞世大聲叫

妙道：「於此可見四少爺鍾情，亦可見四少爺豁達。」

　　振武含笑不語，走筆如風。樞世慌忙看他接寫的是：風流張敞信非癡，畫得蛾眉雅入時。雙管遙知齊下處，一時忙煞筆尖兒。

樞世勵仁二人見了都笑將起來，說：「有趣有趣。」伯宣胸中本來有限，聽說瞠目不覺，仍瞧著振武接寫道：良緣羨煞會神仙，月

老紅絲讓我牽。手把瓊卮宣吉語，願花常好月常圓。寫罷，收筆笑道：「信手拈來，伯翁休得見笑。」伯宣連連稱謝，說：「改日

我還須裝裱好了，配一方鏡架，懸掛房中，永作紀念呢。」振武大笑，招呼琢渠等一同下樓。那時客人已有些散了，振武也與琢渠

辭了伯宣，同回家內。因賈少奶還未回來，便命珠姐裝煙，振武抽了幾筒，餘興未闌，笑向琢渠道：「那天你教我寫對聯的箋紙，

還藏著嗎？」

　　琢渠道：「你第一天這裡來時，答應我寫對聯。我第二天便高高興興買了紙來，誰知你說沒興致，寫來筆意不佳，因此一天一

天的擱下來，箋紙至今還藏在櫥中，何嘗動過，只恐雪白的紙，快變黃了。」振武道：「就今夜替你寫罷。」琢渠大喜，忙教丫頭

娘姨，趕快到樓下去磨墨，自己開櫥，取出那封紙給振武看過可用，預備寫一副聯，四條屏。振武想了一想道：「聯語容易，屏條

須得抄錄書本，你這裡有古文麼？」琢渠回說沒有，我家幾年前還有這些舊書，後來都被我送給收字紙的了。」振武搖頭不語。不

多時，娘姨磨好墨，送上樓。琢渠與振武同到外面，琢渠親自動手，先在方桌上，攤了一層報紙，然後將白紙鋪上，猛然說：「啊

喲，沒寫大字的筆，如何是好？」振武笑道：「不妨，我房內有著，可喚珠姐拿來。」珠姐下樓，取上筆，振武接過，在墨汁中潤

了一潤，笑道：「方才行令說唐詩，此時滿腹中唐詩發漲，就截用唐柳宗元別弟詩，一生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一聯罷。」

琢渠笑道：「我原不懂這些道理，請四少爺隨意寫好了。」振武笑著，照樣寫好對聯，署款彰德方振武書。又道：「這四條屏，只

可錄我舊作懷古詩四首了。」琢渠笑道：「又來了。我原說請你隨意書寫，又不曾點品，問我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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